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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海外电子信箱如 Gmail给 freeget.ip@gmail.com发电子

邮件（标题不可空白），10 分钟内会拿到几个 IP 地址。

突破网络封锁，访问明慧网 minghui.org了解更多真相！ 

截至 2015 年 7 月 30 日，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已超过 2.1 亿。 

【明慧网】七月中旬的法国首

都巴黎，阳光灿烂，朵朵白云飘浮

在蓝色的天空中。从欧洲各地来到

巴黎参加“七二零”法轮功学员反

迫害十六周年活动的法轮功学员，

在游行集会后，又分散到不同的旅

游景点，向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传

播法轮功的真相。 

从艾菲尔铁塔到拉法叶特的商

店，一群群从中国来的游客，有的

阅读法轮功的真相资料，有的认真

聆听播放法轮功真相的广播，还有

的询问法轮功学员自己所困惑的问

题。下面是发生在景点的故事： 

我想知道法轮功师父到底是什

么人 

一位山东来的中年男子，看上

去像个县领导，他刚刚来到 La-

Fayette 商店门前听到法轮功学员

讲真相后，就说：你们在家炼就行

了，何苦出来参与“政治”。他并

告诉学员，他的邻居和有的好朋友

都炼法轮功，所以他知道法轮功

好，但他有些不明白法轮功学员为

何上中南海（指：“四•二五万名

法轮功学员上访事件”）。学员跟

他讲述了事件的过程：当初是天津

警察无故抓捕法轮功学员后，法轮

功学员到警察局要人，他们让大法

弟子上北京上访，这一系列都是中

共江泽民集团一手精心策划，要构

陷法轮功，从而进行迫害的导火

线。学员告诉他，如果中共不迫害

法轮功，不活摘大法弟子器官，不

是虐杀几百万的法轮功学员，我们

就不用站在这里给你们讲真相。这

位游客与法轮功学员交谈了两次后

就用‘至诚’做了三退后，又再次

来到学员面前，用神秘的口气问：

哎，我想知道你们法轮功师父到底

是个什么人哪？学员告诉他赶快回

去认真阅读《转法轮》就会明白

了。那位游客回答道：是，我回去

后一定好好看看，弄弄清楚。说完

后，他高兴地离开了。 

这次回去我也要炼法轮功  

一位与其他几位游客听法轮功

学员讲真相的男士，听到法轮功的

神奇时，他高兴地讲述了自己妈妈

炼法轮功的事情，说：我妈妈七十

七岁了，她一直坚持炼法轮功。有

一天她从椅子上不小心摔下来，嘴

里念叨：‘师父帮我，师父帮

我’。起来后一点儿事没有。从那

以后我就信法轮功了。由于他们

（中共）的迫害，我害怕就没敢

炼，这次回去后我也要炼法轮功。

我会看到共产党灭亡的那一天

一位八十多岁老人听了真相广播高

兴地说：你们的广播内容太好了，

我早就盼着它（中共）完蛋。现在

我看到了兔子尾巴长不了，江泽民

××跟他们一样（作恶的日子不会

长了）。我现在八十多岁了，我会

看到共产党灭亡的那一天。你们今

天的广播和你们拉的横幅的内容把

我心里想说的话都表达出来了。 

法轮功永存 

还有一位游客听了法轮功的真

相，并听到学员说，现在全球诉江

状在一个多月内已经达到了八万多

件，江泽民是首恶，他被指控犯下

“反人类罪”，“酷刑罪”，“群

体灭绝罪”…还没等学员说完，这

位游客马上说：“你们可得坚持

啊，江××兔子尾巴长不了，他就

应该上法庭，早就应该审判他，枪

毙了它才好呢。你们看基督教几百

年不衰，法轮功一定永存。”这位

游客离去后，过了一会又跑回来对

学员说：“我再补充一下：你们一

定要坚持到底，胜利在望，法轮功

永存。”他并作了三退。离开时，

他一再重复着：法轮功永存! ◇ 

巴黎景点见闻 中国游客：法轮功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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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党团队方法(真名、化名、笔名同样有效) ：* 退党电话：001-416-361-9895,001-702-873-1734   * 退党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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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王向红，女 ，四十

七岁，河南省禹州市教育局职工，

和父母及双胞胎弟弟修炼法轮大

法，但是在过去十几年中，全家人

被迫害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二

零一五年六月二十六日，王向红向

最高检察院、法院控告江泽民的罪

行。 
王向红在控告书中说：“在江

泽民发起的这场迫害中，父亲王景

华和弟弟王向上被迫害致死。我被

拘留、罚款，还被关进洗脑班迫

害，并被单位开除（后恢复工

作）。我母亲承受不住这样的打

击，尤其是我弟弟被迫害致死后，

白发人送黑发人，她老人家经常无

故哭笑，风烛残年的老人在孤独与

痛苦中聊度残生。” 
我从小老实本份，因为看到父

亲、母亲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变化

非常大，通过读师父的主要著作

《转法轮》，我明白了人要想获得

幸福、平安、健康，必须从做一个

好人做起，多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思

考问题。从此，我工作中不计较个

人得失，不图名利，认认真真，从

内心严格要求自己。那段日子，我

心里总是充满了快乐和幸福。 
我父亲叫王景华，生前是禹州

市教育局职工。父亲身体一直不

好，有几十年的高血压病史，每天

吃好几样药，加起来有一小把。一

九九七年，父亲经人介绍开始炼法

轮功，仅仅几个星期，他感觉身体

较以前比好了很多。自那以后，他

再也没回单位报销过医药费，每月

可为单位节省几百块钱。从此，我

父亲逢人就讲大法好，并热心的向

人推荐法轮功。我母亲叫田爱琴，

今年八十多岁了。得法前，我母亲

曾经出过车祸，左胳膊有三处骨

折。手术后，医生说，伤好后，你

的左胳膊永远不会举过头顶了。确

实是，我母亲从那以后，左手从未

抬到头上过，最高能摸到耳朵。母

亲炼法轮功后，不知不觉的有一

天，我们发现她的左手会梳头了，

手举的很高，这真是奇迹！ 
我弟弟叫王向上，和我是双胞

姐弟，大学本科学历，生前是原禹

州市火力发电厂车间副主任。弟弟

一直肠胃不好，饭量很差，经常胃

疼。他也是看到父母的变化才开始

对法轮功感兴趣的。弟弟是个很理

性的人，他刚开始只是读师父的著

作，把师父各地的讲法都读过后，

他才决定修炼法轮功的。他一修炼

就非常坚定。工作中勤勤恳恳，时

刻记住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

己。厂里经常要出去维修机器，弟

弟维修机器的费用能比别人少几千

元。为此，厂领导在职工大会上公

开表彰我弟弟，并号召全厂职工向

我弟弟王向上学习。 
一九九九年七月，一场横祸降

临中华大地，江泽民以一己之私悍

然发动了一场对法轮功修炼群体的

残酷迫害。也许因为我父亲是义务

辅导员，所以迫害一开始，我们家

就被作为重点。一九九九年七月

底，我和父亲被强迫参加洗脑班，

从此，我们头上就像被戴了一顶帽

子，走到哪都能看到鄙夷、嘲笑的

眼神。 
一九九九年十月底的一天夜

里，天下着雨，我家门口停了两辆

警车。公安局政委李金亮和政保科

科长张冠林带着几个人闯入我家，

他们说听说我父亲要去北京，要把

我父亲抓走如何如何。父亲是经过

各种运动过来的人，本来就胆小怕

事。在长期的恐吓、压力与屈辱

中，我父亲罹患脑溢血，在二零零

零年元月含冤离世，那年父亲才六

十八岁。 
二零零零年四月份，弟弟正在

上班期间，禹州市电厂纪检书记张

喜中突然把我弟弟叫到办公室，要

我弟弟在法轮功的问题上表态，我

弟弟说：学真善忍做个好人没有

被迫害家破人亡 河南省禹州市教育局职工控告江泽民
错！就这一句话，张喜中就让保卫

科给政保科打电话，说我弟弟态度

顽固。一会，政保科的张冠林、夏

玉霄等就将我弟弟直接绑架进拘留

所，一关就是两个多月！这期间，

电厂派人去拘留所强行与我弟弟解

除了劳动合同。 
二零零零年六月，我弟弟坐上

去北京的火车，到天安门广场喊出

了自己的心声：“法轮大法好！法

轮大法是正法！还我师父清白！”

他被绑架到北京怀柔县看守所，遭

毒打后放出。弟弟回来后，政保科

夏玉霄等就到处抓他。我弟弟有家

不能回，从此走上流离失所的道

路。后来，公安又说我弟弟参与散

发法轮功传单了，我弟弟又成了通

缉犯，被上网追捕！ 
弟弟流离失所期间，我们家的

所有亲人都受到骚扰。我家，我的

两个哥哥的家门外，经常有人蹲

坑，有时会突然半夜上门盘查。一

家人提心吊胆的过着日子，承受着

街坊邻居们的种种猜测与不解。另

一方面，我母亲又非常思念儿子，

又害怕他回来会被抓走，整日在坐

卧不宁中度日。整整六年，我们没

见过弟弟！我们不知道那两千多个

日日夜夜弟弟是如何度过的？也不

知道他承受了多大的痛苦与磨难！ 
二零零六年六月初，国保大队

的夏玉霄等突然找到我侄子，我侄

子在刑警队上班，他们命令我侄子

在短时间内必须找到王向上，否

则，开除我侄子的工作。我侄子往

哪去找叔叔？他真的被停止了工

作。后来，无奈之下，在好心人的

帮助下，我侄子被迫调回农村去工

作。 
二零零六年六月十九日，被迫

害的瘦骨嶙峋、奄奄一息的弟弟，

突然出现在老家门外的公路上。他

摇摇晃晃走到门口，一头栽倒在

地。我弟弟永远没有再睁开眼

睛……那年，他才三十八岁。◇ 


